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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尔哈赤崇天信天及其影响

法海英

乙暇孟抽日白启今

宝之户宁已兮已勺心佗之产剖 今必佗之‘
, 二心 , 二赴夕宝 , 之 、之‘ 。二诵之‘色外

— —
,

卜 污

在清朝乃至中国封建史上
,

努尔哈赤都堪

称为一位划时代的杰出人物
,

他率领八旗军统

一了女真各部
,

结束了女真族
“

强凌弱
,

众暴

寡
”

的分裂局面
,

促进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及

女真族内部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的发展 他不甘

于接受腐朽明王朝的统治
,

挥师入辽沈
,

取辽

西
,

给明朝廷以重创
,

建立 了与中原明朝分庭

抗礼的后金国
,

奠定了大清帝 国乃至其统一全

国
、

入 主中原的基础
。

在这些重大政治
、

军 事

活动中
,

努尔哈赤对天的崇信无处不体现
。

努

尔哈赤对夭神
、

夭命的崇信尚处于原始的自然

崇拜阶段
,

无法提 高到理论 卜去 认 识和研究
。

然而
,

正是这种原始的崇信
,

在特定的历 史条

件下对后金国家的政治
、

军 事
、

文化等重大活

动产生了影响
。

本文就努 尔哈赤崇天信天的内

容
、

实质及 影响等问题分止个方 面 作粗 浅 阐

述
,

以期从新的角度去 研 究努 尔哈 赤 及 其统

治
。

一
、

统一战争中坚信
“

天以彼

为非
、

以我为是
”

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征战
,

开

始了统 一女真各部的大业
,

其间表现出对夭的

虔诚崇信
,

崇信天有意识
、

知好恶
、

可兆示人

间的万事万物
。

对于统一战争的胜利
,

皆解释

为
“

天 以彼为非
,

以我为是
”

之故
,

而天之所

以如此
,

是因为其用兵兴师乃
“

得天 佑
”

之

举
。

努尔哈赤对此深信不疑
。

万历二十一年 叶赫部纠集九部联

军攻打努 尔哈赤
。

面对强敌
,

努尔哈赤泰然处

之
,

因时 已夜 半
,

竟
“

传语诸将
,

待旦 日起

行
” , ①对 胜利充满 自信

。

而言及这种信心时
,

努尔哈赤解释为
“

吾若有负于叶赫
,

天 必厌

之
,

安得不惧 今我顺夭命
,

安疆土
,

彼不我

悦
,

纠九国之兵 以栽害无咎之 人
,

知天必不佑

也
’, ,

②将夭之 护佑视 为胜利之必然
。

努 尔哈赤

在起兵夔灭赫图阿拉周围诸小部落
,

并灭掉海

西女真之乌拉部
、

辉发部后
,

将统
一

战争的锋

芒指 向叶赫部时
,

明朝万 历帝 匆忙致书阻
,

努尔哈赤复信中再次用大败九部联军的胜利说

明
“

其 来侵 九部之兵
,

受天谴责
,

故我 获胜

尔
” , ③认 为将

“

受天谴责
’‘

之叶赫部兴兵灭掉

乃顺天意之举
,

故出兵叶赫部
,

取得 厂统 战

争关键性胜利
。

努尔哈赤笃 信天 对 世 间 事物 勺兆 示
,

因

此
,

每有征战 用兵
,

必观天象
。

满文 老 档 》

中记载的每
一

次用兵前后
,

都有天象 异常的记

载
。

例如
,

努尔哈赤对海西四部的兼并战争即

是 如此
。 “

万历止 卜五年 九月初六 日
,

有星线见于 东方
,

指辉发村
,

七
、

八夜方息
,

此后
,

西方 又 见 一星线
,

经 月余
’

心
,

努尔哈

赤认为这是天对出兵辉发的兆示
,

于是
,

出兵

灭掉辉发国
。

万历四十年 努尔哈赤预

备出兵乌拉部
, “

十月初
一

旧
,

汗 出营祭巍
,

见乌拉大城北面上空有蓝白二光横 贯东西
,

乃

驻三 日 ⋯ ⋯
’, ,

⑤这次用兵大败乌拉部
,

乌拉 贝

勒布占泰逃亡
。

占领乌拉城后
,

努尔哈赤感慨

道
“

昔两次所现之天光
,

即攻取乌拉国之兆

也
。 ” ⑥

由于对天的虔诚笃信
,

无论是行军途中还



是狩猎于旷野
,

只要 见到夭象异常
,

努尔哈赤

必顶礼膜拜
。

出兵叶赫之战
, “

行至古勒之野
,

有红绿二 光 出 日之 两 侧
,

相对 如门
,

随 人而

动
, ” ⑦努尔哈赤 见之

,

匆忙
“

率众叩拜天光
” 。

万历四十三年 十月初五 日努尔哈赤率

众出猎
, “

卯刻
,

有红绿光出 自日之两旁
,

日

之对面 又 见 蓝光 ⋯ ⋯卯刻
,

汗率众 人叩拜夭

光
,

其光乃止
” 。 ⑧这些记载的所谓天光

,

无非

是彩虹一类客观存在的 自然现象
,

然而
,

当时

仍偏居东北一隅的女真部族 建州女真 尚处

于原始 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
,

政治
、

经

济
、

文化发展远落后于中原明朝
。

落后的生产

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
,

使得当时的女真人尚无

法科学地解释这些 自然现象
,

于是
,

一种原始

的对天 的 自然崇拜便产生了并根深蒂固地存

在
。

据载
,

女真族的祖先早在金代便 已信天
、

祭天
,

女真族社会普遍信奉的萨满教属多神崇

拜的宗教
,

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神便是天神
。

因

此
,

至努尔哈赤起兵之时
,

以努尔哈赤为代表

的女真人信天祭天便不难理解
。

统一战争中
,

每取得一次胜利
,

努 尔哈赤

皆称
“

此 乃夭意
” , “

非我强灭 尔等
,

夭与我

也
” ⑨。

满文老档 》在记述这些 史事时亦称
“

两大军交锋时
,

咸蒙天神相助
,

轻易挡住敌

人所射之箭
,

或刀 砍枪刺
。

而聪睿恭敬汗所射

之箭
,

所刺之饱
,

皆能穿透
,

刀砍则断
,

是 乃

天助神刺也
” ⑩这类记载

,

恰恰反映
一

女真社

会对天的崇信
,

也是努尔哈赤天命思想的社会

渊源
。

努 尔哈赤所领导 的统 一 战争在
“

得 天

佑
”

的旗帜下进行
,

客观上 又强化 了女真人崇

夭
、

信夭的心理
。

努尔哈赤崇天信天
,

没有一种高深的理论

为依据
,

努尔哈赤祭天
,

亦缺少后嗣皇帝及以

往历代皇帝的繁缉典制
,

由此亦可证明其崇信

尚处于原始的 自然崇拜阶段
,

这种原始崇拜往

往更加虔诚
,

也更具号召力
。

努尔哈赤起兵之初
,

形势对其极为不利
,

首先
,

其经济
、

军事实力尚不足与诸部落相抗

争
,

明朝 又 任命 尼 堪 外 兰 为满洲各部之 主
,

“

国人信之
,

皆归尼堪外兰
,

同族宁古塔诸子

孙亦欲害太祖 以 归之
。

尼堪外兰 又 迫太祖往

附
。 ”

努尔哈赤以所继承 的建州右卫都指挥使

职务为资本
,

在如此严峻形势下图谋发展
,

逐

渐走向强大
,

并最终统一 了女真各部
,

建立了

后金政权
,

其间
,

崇天信夭一直是以努尔哈赤

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精神支住和思想武器
,

也为统一战争的完成起到 了某种号召作用
。

二
、 “

天之子为汗
”

的后金政权

万历四十四年 努尔哈赤经过一系

列东征西讨
,

终于
“

削平诸部
” ,

建立 了后金

政权
。

努尔哈赤 自称金国汗
,

建元天命
。

从

此
,

努尔哈赤始 自视为
“

承天受命
”

的天子
,

“

如青天出 日
,

众光 皆敛
’,

。 。 “

天之子
”

对天

的崇信也不仅仅在祈祷天的护佑
,

而将天视为

无所不 能之 神
,

天可 以有
“

天 心
” ,

知善恶
,

鉴曲直
,

辨忠奸
。

而
“

天 之 子
”

当为懂
“

夭

心
” 、

知天意的人
。

当然
, “

天之子
”

—努尔

哈赤也就成了天的代言人
。

以
“

汗权夭授
”

为

基础
,

形成了后金国家的统治秩序
。

自起兵之时起
,

努尔哈赤便对其始祖为天

神
、

天女所生的神话坚信并多次渲染
。

万历四

十年 面对时降时叛
、

出尔反尔的乌拉

贝勒布占泰
,

努 尔哈赤谴责其虐待爱新觉罗氏

之女时说
“

汝可举 出殴击天生爱新觉 罗氏人

之例
,

百世之事或不知
,

十世
、

十五世以来之

事
,

岂不知耶
” 。可见

,

爱新觉 罗氏乃天生之

人
,

生来与众不同
。

就这样
,

又一个
“

天命玄

鸟
,

降而生商
”

般的神话诞生了
。

在努尔哈赤

等人的渲染下
,

它流传甚广
,

几近成为信史
。

以称汗建国为标志
,

努尔哈赤始 自视为得

天命之 人
,

在训谕中多次宣称
“

天命之为汗
” ,

其汗位乃
“

夭所予也
” ,

并在其宫殿不远处设

堂子以祭天
。

每当重要战事出征
、

凯旋以及元

旦等重大节 日
,

努尔哈赤 皆率众 贝勒大臣至堂

子祭祀
,

祈求天的护佑
。

早 在 称 汗 建 国 之 前 的 万 历 四 十 三 年
,

努 尔哈赤 于 众 臣 会议 时谓 众 臣 日
“

天命之为汗
,

汗命之 为臣也
” 。建国后的天

命八年正月
,

则更具体地解释说
“

天子为汗
,

汗子为诸 贝勒大 臣
,

诸 贝勒大 臣之子即为民
。

主之子即为奴
” 。 。等级差别可谓一 目了然

。

对

于各个等级的人对于国家应奉行的准则
,

努尔

哈赤进一步解释为
“

汗 以天为父
,

敬念不忘
,

明修天赐基业
,

则汗所承基业何以废也
。

诸贝

勒大臣以汗为父
,

敬念不忘
,

勿怀贪簇之心
,

勿为盗贼奸究强暴之事
,

以公忠效之
,

则诸贝

勒大臣之道何以败也
。

民以诸贝勒大臣为父
,



敬念不忘
,

不起盗贼奸究强暴之 事件
,

不违法

度
,

竭尽其力
,

则祸患何以 及身也
。

奴 以主为

父
,

敬念不忘
,

不生盗贼奸究强暴之 小
,

谨守

奴仆之分
,

尽心效 力
,

则刑戮 何以随身也
。 ’,

妙

确立 厂后金国家中以天命之汗为最高等级的封

建等级关系
,

且 各等级如同父子
,

否则即为违

反法度
。

国中所有人
,

必须待汗如 父
,

因为汗

乃天之子
, “

以天 为父
” 。

这样
,

在客观上确定

了国内各阶层的政治
、

经济地位
。

同时
,

努尔哈赤言称要
“

勤修政道
” ,

以

不负夭命之恩
,

否则
“

天必谴之
,

基业废矣
” ,

而受汗命之诸贝勒大臣
, “

如不能以所委之事
,

竭尽忠勤
” , “

则汗必罪之
,

其身败矣
” 。

至 于
“

当芜之丁
,

运水之妇
” ,

也要
“

勿违其主
,

敬

谨尽心尽力于所委柴薪运水之事
” , 。那么其主

必不怪罪于奴
。

可见
,

建国伊始
,

努尔哈赤 已

认识到施
“

法政
” 、 “

仁政
”

的必要
,

只是这种
“

仁
”

与
“

德
”

是 以
“

顺天意
”

为招牌提 出来

的
,

即
“

汗与诸 贝勒 乃天 所授
,

如 不修道行

善
,

以副夭意
,

合人心 ⋯ ⋯则天必谴之
, ” 。而

汗与诸 贝勒 已
“

顺夭意
” 、 “

合人心
”

时
,

众

臣
、

平 民就 必 须效 忠 于 汗与诸 贝勒
。

即 所谓
“

天命之有君
,

君下有王
,

王下有都堂
、

总兵

官
” ,

以至最下等的厨 役
, “

此 皆天授
,

各有其

事
” ,

。 皆当各司其事
,

在其职 位 卜为
“

夭 命之

君
”

尽忠尽孝
,

否则
,

即 为
“

获罪于 天
” 。 ①天

命八年五月初三 日晨
,

努尔哈赤面对诸 贝勒大

臣大 言 为 臣 之 忠 心
,

以 哈达 等 四 部 为 例 证
“

哈达
、

叶赫
、

乌拉
、

辉发等部之 众大 臣
,

不

持忠心
,

谗奸贪婪
,

故国败
,

彼等 自身亦亡
” 。

并发感慨说
“

仁天注定
,

国各有 臣
,

天 佑忠

臣
。

君王得福
,

则 臣等亦将得福 夭谴 邪恶
,

君王无福
,

则 尔等亦无福也 ⋯ ⋯君毁则 臣亡
,

君福则臣亦贵
,

望 尔等诸大 臣
,

当 以 忠心 为

之
。 ” 。努尔哈赤惟恐包括其子在 内的诸 贝勒大

臣对其不忠
,

屡次令其对天发誓效忠
。

天命八

年七月令其诸子盟誓
“

不思天意
,

则与会之

诸贝勒凡心怀二志
、

包藏祸心者
,

上夭 鉴察
,

必降祸 患于起 事之诸 贝勒
。

倘能信守对天 之

盟
,

仰体上天之意 ⋯ ⋯则蒙上天垂佑
,

世代得

享太平之乐也
” 。

诸 贝勒大臣对努尔哈赤的忠

心是在
“

顺天意
” 、 “

得天心
” ,

以受
“

上天鉴

察
”

的形式出现的
。

努尔哈赤对天有着原始的虔诚的崇信
,

至

建立国家之 时
,

这种思想便在政权中体现 出

来
。

因此
,

努 尔哈赤宣扬
“

汗 权天授
” ,

天 意

在爱 新觉 罗
。

国中诸 贝勒大 臣 乃至
“

当芜之

丁
,

运水之妇
”

皆当对汗尽忠尽孝
, “

夭命之

汗
”

为 不 负天 恩 当
“

勤 修政 道
”

以 确 保 其
“

基业不废
” 。

努尔哈赤原有对夭的崇信
,

又注

入 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儒学思想
,

并以此为思想

基础确立 了后金汗的统治
。

就崇信而言
,

则少

了些虔诚
,

更多了些统治者为确保其统治的功

利性
。

三
、

以
“

天佑后金
”

为

号召与明争天下

努尔哈赤称汗建国
,

表明其
“

先天之志
” ,

即欲与明王朝争天下
。

这时
,

努尔哈赤为首的

统治者面临的不仅仅是在军事上与明军厮杀争

夺领土
,

经济上养精蓄锐试图与明朝较量
,

在

思想 上和心理上
,

他必须为后金国家存在的合

理性提 出充分的理论 根据
,

使得众 人 能够接

受
。

是时明朝 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
,

所有 人
,

包括后金国家的文巨武将尤其是明朝降官都视

明王朝为合法政权
,

因此
,

努 尔哈赤在训谕 中

多次强调
“

尔等勿存
‘

明国长 久
,

我存一时
’

之念
” 。 。若干年后

,

当清以一个新生的政 权和

民族入主中原时
,

仍为大 多数 、无法接受
,

由

此亦可想象当时的情景
。

因此
,

在思想 卜使众

人接受后金国家的存在及努尔哈赤的统治便显

得尤其重要
。

努 尔哈赤在崇天 信天的前提下
,

对其提出了充分的理论依据
。

在对诸 贝勒大臣的训谕中
,

努尔哈赤多次

提 及 历 史上金 国开 国之 君阿骨打大 败辽 天柞

帝
,

擒宋徽
、

钦二帝
,

元朝奠基人铁木真征讨

中原
、

大 败金 帝 并 取而 代之 建 一 代 王 朝 之

例
, 。说明其 自身政权存在的合理性

。

总结这

种现象时
,

努尔哈赤称
“

自古国家之兴衰
,

皆

天理之循环
” , 。又列举出成汤兴起取代为恶无

道的夏莱帝
,

周 文 王兴兵灭荒淫无道 的商封

王
、

汉高祖于泅上亭长起兵声讨秦始皇等等
,

称此
“ 以大为小

,

以小为大
,

乃 自古循环之例

矣
。 ” “

今万历帝荒淫无道者
,

干预边外他国

之事
, ”

已
“

遭天谴
” ,

而 努 尔哈赤
“

蒙天 眷

佑
” ,

必将灭掉明朝
,

取得明王朝的基业
。

这

是由于
“

天谴恶逆
,

其业必败
,

天佑忠义
,

其

业必胜
,

并使之为汗
” , 。此即

“

谋事者人
,

成



巾
一

者夭
”访 之故

努尔哈赤 称明朝 为
‘

不观天 象之 、 ” ,

故

必 然遭天谴而灭 亡 而 且
,

天 已兆示着明朝的

灭 亡
,

即
“

北京城 内流血 几次
,

又各衙 门之大

树被风连根拔起
,

石牌 楼折断
” ,

努 尔哈赤 你

这些 为
“

天 示 之 异 兆
,

孰 能 避 之
,

乃 夭 意

也
” , 以天兆 示 着 明朝的灭 亡说 明后 金存在

并最终取代明王朝的合理性
。

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奴隶 主阶级所领

导的八旗军在与腐朽的明政权军队交锋时
,

取

得 厂
一

系列的胜利
,

努尔哈赤以天命来解释这

切
。

后金取得萨尔浒大战胜利后
,

努尔哈赤

在与朝鲜国王的信中
,

声称 自己本无与明结怨

之意
,

是明朝
“

背夭意
”

兴兵
, “

若 向来有意

与大国结 怨
,

天 必 鉴之
,

天 何以我为是耶
” ,

而论 及明朝 全军覆灭的事实
, “

明万历帝若无

过
,

其二 十七万大兵何以 亡
” , 。而此即违背夭

意
、

不观天象之过
,

遂遭天谴
,

于是
“

天佑后

金
”

而取得胜利
。

此后
,

后金乘萨尔浒大战余

威
,

连
’

抚顺
、

开原
、

铁岭诸城
,

取得 了对明

战争战略性胜利
,

而努尔哈赤认 为
,

此 皆因为
“

天以 明为非
,

以我 为是
”

之 故
,

所 以
“

以

万历帝河东之地 界我
” 。勃

努 尔哈赤崇天信夭
,

所以他认 为夭 乃国家

存 亡的根卞所在
,

即
“

天地之 间
,

何国不有
,

皆夭 地 之 命 而 建 立 之
” ,

。 因 为夭 意 在 后 金
,

“

天佑后金
” ,

所以后金才 会取得对明战争的胜

利
, “

夭 佑后金
”

也成 为努 尔哈赤与明争天下

的号 召

综 卜所述
,

努 尔哈赤是个天命论者
,

他的

天命思想
一

方面来源于女 真族原始宗教 —萨

满教对天神的崇信
,

同时也吸收了汉族地主阶

级的儒学思想
。

努尔哈赤对天神的崇信
,

在其

所领 导的统一 女真各部的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显

著
,

在客观 卜起到 了号召和凝聚作用
。

在对明

朝战争及与明朝争夺合法的统治地位时
,

努尔

哈赤有意 渲染了天对国家存在的作用
,

对后

金的护佑
,

以期起到号 召作用
。

在确立国家统

治秩序过程 巾
, “

天 命之 为君
,

君命之 为臣
”

成 为努尔哈赤政权的思想基础
。

在后金政权建

立前后
,

崇天信天 直是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

新兴奴隶主阶级一切政治
、

军事
、

文化等活动

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
,

也是努尔哈赤及其政

权的精神支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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